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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爱“虫”的人把蟋蟀好

有一比：它的头像中国京剧的

大花脸。仔细观看，还真有点

儿意思。京剧诞生在北京，北

京人也最爱玩蟋蟀。20世纪

六七十年代以前，北京人大都

玩过蟋蟀，那时不富裕，也没

有这么多的玩具，蟋蟀就成了

夏秋时节最好玩的玩意儿了。

京城人玩蟋蚌

北京人的蟪蟀

斗蟋蟀在北京可有年头了。 《长安客话》载： “京

师人至七八月。家家皆养促织⋯⋯瓦盆泥罐，遍井皆

是，不论老幼男女，皆斗以为乐。”说这话的是蒋一葵，
他是明代万历年问的人。可见400年前，北京人玩斗蟋

蟀的风气之盛。

蟋蟀的名称很多。 《辞’海》里这样注释： “亦称

‘促织’ ‘趋织’ ‘蛐蛐儿’。”民间称“蟋蟀”者为多，

而北京人习惯上多称蛐蛐儿。北京也是盛产蟋蟀的地

方，这么说吧，以前到了北京的城外就能听到蟋蟀的叫

声。如广安门外的大井、小井，右安门外，左安门外，

德胜门外。安定门外等都有蟋蟀的踪迹。清河、南苑一

带的蟋蟀就很好。香山、旧宫、南苑机场都出过好蟋

蟀，像白牙青、白牙紫、铁弹子等都是北京知名的蟋蟀

品种。志书里记载着北京永定门外5里有个胡家村，那

里产的蟋蟀特别好。明代崇祯年间写的《帝京景物略》

里专门写了那里产的蟋蟀“矜呜善斗，殊胜他产”。这

些蟋蟀拿到老天桥去卖。准能讨个好价钱。专门卖蟋蟀

的在鲜鱼口，东晓市也有，蛐蛐罐上盖着红布。

斗蜒蚌如看大片

友人文良说，斗蟋蟀前要小心伺候。没买蟋蟀之前

就开始盘罐：用茶叶水煮。在太阳下晒。再用丁香水加

点盐洗罐，为的是杀菌。罐起毛，再用干布盘罐。罐不
能起碱，不能干燥，又不能起真茵。

玩蟋蟀玩的就是眼力。根据脱壳的情况，有眼力的

能看出蟋蟀是斗前期的，斗中期的，还是斗后期的，不

仅是看个头大小。同样的蟋蟀，出生的时间段不一样，

爱斗的时间也不一样，到深秋。找

不到雌蟋蟀．更极为好斗。蟋蜱的

出生早晚，与气候也有关系。雨量

大，出生的时间就旱。一般头茬的

个头要大一些。而出生在中间阶段

的蟋蟀，个头不大，却在状态之中，

非常爱斗。看蟋蟀的年龄，可看蟋

蟀脖子那块白毛膜，如果紫黑。就

老了。

斗蟋蟀也讲“兵法”，出战时有

套游戏规则， “用兵”时也有一套韬

略，总原则是“长不斗宽，黑不斗

黄，薄不斗厚，嫩不斗老，病不斗常”。
斗蟋蟀有不规矩的：斗前让蟋蟀吃半生不熟的蒜，

对方不斗，而此方穷追。还有的在蟋蟀头上，占'药，力

量倍增，如服兴奋荆一般。为防止此类现象出现，要
先把双方的蟋蟀在米汤或白萝卜水里润一下，然后在

一段时间里同吃一类食物。最后过戥子称重量，相互

之间不能大出2毫或3毫。

准备齐全后，把两只蟋蟀先放在椭圆形的斗池中，
底下放上餐巾纸。经双方委托的主斗手检查大小、精神

状态、品相。主斗手只能用探子打探本家的蟋蟀，达到

最佳状态，认为可以，即可开闸，撤去斗池中间的挡板。

好的蟋蟀入罐就寻找对手，一般的一1：7下去，不是

腿残．就是牙坏，牙硬的还能把过笼咬掉一块，能达到

死掐的更是精彩，双方能持续一两分钟，好的时间更

长。咬跑为输。一回合下来，也可以再用探子调整状
态。还不掐或打不起性即为输。

文良曾当过斗手，说起这里的故事更是有意思。玩

主大部分包房，在夜里斗。晚上把该做的准备工作做
好，摄像机架在顶部。要供养2至3个小时或更长时

间。斗是在共同出钱的包房里。观者可以在自己的房间

里观看，有裁判，斗的过程虽然每个蟋蟀的时间长短不

一，却极为精彩。看着这些蟋蟀在上下翻腾，前后追

击，真比看上一场拳击比赛还要过瘾。主人既有胜利的

喜悦，也有失意的懊悔，总结经验，以利再战。钟情

人，蟋蚌战死后，把它放在一个小棺材里，写上某某将

军等字样，拿布包起来。有的年轻人一气之下会当即将
蟋蟀摔死。

蟋蟀的历史也是源远流长。一般认为，蟋蟀文化起

于唐，兴于宋，盛于明清。到了今天，养蟋斗蟋作为一

种文化仍然吸引了不少爱好者，仅在北京就有几万名，
每年还都进行各种赛事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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